
花是被子植物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其起源和
演化存在大量未解之谜, 争议颇多。对花结构的
优质教学基于对其尽可能正确地理解。针对花复

杂结构的一些有争议的术语, 本文按其所指结构
在花中的位置, 依从下到上、从外向内的顺序, 逐
个剖析,提出自己的见解,以期同行就此展开讨论,
促进植物学教学和植物学教材的编写与修订。

1 Hypanthium
Hypanthium 是许多被子植物的重要结构 [1],

也是导致被子植物多样化的重要创新性结构之

一, 对传粉、子房保护和果实、种子传播具有重要
作用。Hypanthium是周位花、上位花的标志性结
构, 为一些类群的检索表特征。Hypanthium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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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怎么翻译？这有赖于对这一结构的准确认识。

Hypanthium来自二希腊词 hypo (在……之下)
和 anthos (花)的组合, 字面意思是“花下结构”。但
其所指结构与字面意思差异较大。

1.1 Hypanthium是花结构还是花序结构？
在《植物学名词》(第二版)[2]中, 花结构中的被

丝托和花序类型中的隐头花序的英文名均采用了

“hypanthium”一词。为避免混乱, 我们赞成将隐头
花序译成“syconium[2-3]”, 而不是“hypanthium”; 也
主张摒弃词形十分接近的“hypanthodium [2-3]”, 因
其仅比 hypanthium多了字母“od”。
1.2 Hypanthium来自花中什么结构？
有的教材[4-5]在定义 hypanthium时, 只描述其

形态而不提其起源于何种结构。一本在国内植物

学界广为知晓的词典[6]定义 hypanthium时说,“A
cup-shaped extension of the floral axis formed from
the union of the basal parts of the calyx, corolla,
and androecium, commonly surrounding or enclo -
sing the pistils.”此处的“floral axis”(花轴)应是指
花托, 可下文却说它来自花萼、花冠和雄蕊群基部
的融合, 这似乎又与花托无关。有教材[7]将其称为
萼筒、花托筒或花筒, 这些名词的字面意思是把
hypanthium当成合生花萼的管部或花托的筒状延
伸物, 或不明确定义而模糊地指出其为花中筒状
结构。近年, 一些新版的植物学教材[8-9]普遍采用
王文采先生的观点 [10], 认为 hypanthium 是“由花
托、花被、雄蕊等共同形成的构造”。为避免混淆,
王文采主张像“仙人掌科的花的杯状构造是由花

托(轴)形成的, 自然应该仍称为‘花托’[10]。”

在植物学教材中, hypanthium通常只出现在
蔷薇科形态结构特征的描述 [7-9, 11-12]中, 这容易让
人误以为 hypanthium是蔷薇科的独征。Evert等[13]

不仅将 hypanthium限于蔷薇科, 而且进一步把蔷
薇科中的上位花(epigynous flower)排除在外, 将
hypanthium 独留给蔷薇科中的周位花(perigynous
flower)。
和植物的其他许多结构一样, hypanthium 在

来源上也具有多样性。在各种植物学教材和著作

的实际使用中, hypanthium被指为如下 3种结构:
1) Hypanthium由花被或花萼、花冠、花丝下部合
生而成,见于睡莲科(如睡莲属 Nymphaea L.)、五加
科常春藤属(Hedera L.)[14]、胡桃科胡桃属(Juglans
L.)[14]、柳叶菜科、桔梗科[7-8, 15]、百合科百合属(Lilium
L.)[4]等多个类群。豆科花生(A rachis hypogaea L.)伸
长的萼管也被称为 hypanthium[16], 其应含花被和
花丝结构。有教材[11]称睡莲属植物心皮“贴生且半
沉没在肉质杯状花托里”, 此处“花托”非真正的
花托, 而是花被和花丝下部, 应予以修正。桔梗科
党参属(Codonopsis Wallich)仅花冠和花丝包埋子
房, 花萼不参与 hypanthium结构。2) Hypanthium
完全是花托结构, 如仙人掌科[10, 14]。解剖学证据支
持这一解释, 即其下位子房横切面上, 外侧维管
束不是外韧式维管束, 而是木质部在外, 这显然
是花托凹陷导致维管束翻转的结果[10]。3) Hypan-
thium“指由花被、花丝的基部和花托的延伸部分
联合而成的碟状、杯状至坛状的结构[8]”(图 1), 此
与王文采的观点 [10]吻合, 见于蔷薇科 [8]和苦苣苔
科[14]等类群。

图 1 蔷薇属花和果的被丝托
(A) 月季花纵切面[8]; (B) 月季花纵切面(重新标注); (C) 一种蔷薇属植物的蔷薇果。
Fig.1 Hypanthium of a flower and fruits from the genus Rosa
(A) A longitudinal section of a flower in R. chinensis Jacq.[8]; (B) A longitudinal section of R. chinensis Jacq. flower with a new an-
notation; (C) Hips of Rosa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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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狭义 hypanthium是否应包括有雌蕊着生的
花托？

花具单雌蕊和少数离生雌蕊时, 雌蕊着生部
位所占面积小, 将其包括在 hypanthium结构中不
大容易引起注意。但是, 当雌蕊多数时, 雌蕊着生
处成为显著结构, 对其归属的划分则不再是可以
忽略的问题。蔷薇科花结构具多样性, hypanthium
是蔷薇科植物少有的一致的形态学特征[15]。马炜
梁等[8]定义的以蔷薇科植物为代表的狭义 hypan-
thium的主要部分是花托的延伸部分, 理应不包
括雌蕊或雌蕊群着生的固有的花托部分(图 1)。在
苹果亚科、梅亚科等具单个雌蕊的类群, 子房着生
的花托部分较小, 往往被包括在 hypanthium 中,
这虽与定义不符, 但对于 hypanthium结构总体的
理解影响不大。绣线菊亚科植物通常只有 5个离
生雌蕊, 雌蕊着生部位也不显著, 其被包括在 hy-
panthium中也可忽略。而在蔷薇亚科悬钩子属
(Rubus L.)和草莓属(Fragaria L.)等具多数离生雌
蕊的花中, 花托突隆, 自然不应被包括在 hypan-
thium结构中。但是,在蔷薇科模式属蔷薇属(Rosa
L.)和另一些属中, 雌蕊群着生的凹陷花托部分远
大于其延伸出的 hypanthium; 有些教材[8-9]把蔷薇
属花中由突隆的花托在演化中下陷而成、非花托

延伸而成的部分也当成 hypanthium (图 1A)。由此
类花发育成的果实被称为蔷薇果(hip) (图 1C), 其
聚合果包被在肉质结构中为该属最独特之处。肉

质结构的绝大部分由下陷的花托发育而来, 可普
遍被说成来自 hypanthium[8, 15]。把凹陷的花托包含
在 hypanthium中是否恰当呢？植物学术语应追求
严谨准确。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是, 要么改变术
语的定义, 要么将原有的因凹陷而非延伸而成的
花托结构排除在 hypanthium之外(图 1B)。笔者建
议采用后一处理(图 1B)。
1.4 Hypanthium的中译
鉴于 hypanthium具有至少 3种结构类型, 难

以产生准确的单一中文术语, 实际使用中应根据
其所指具体分类群将其灵活翻译成中文术语。笔

者建议将上述 3种 hypanthium 结构依次称为花
筒(floral tube或 floral cup; hypanthium由花被或花
萼、花冠及花丝之下部合生而成)、花托筒或托杯
(receptacle tube 或 receptacle cup; hypanthium 完
全是花托下陷而成的结构)、被丝托(狭义的 hypan-
thium; hypanthium指由花托的延伸部分加花被和
花丝的基部联合而成的结构)。

有些教材或著作中, hypanthium被其他名称
取代, 如有教材 [17]描述性地称之为“cup”, 此词非
术语, 可直译为“杯”。名词“cup”在蔷薇科描述中
提到时, 也可译成被丝托。
2 花被概念的分层

概念是分层次的(concept hierarchy)。在花结
构的不育部分, 花被外延最大, 处于第一层次; 它
包括初生(原始)状态的同被———无花萼花冠分化、

次生的异被———有花萼花冠之分、进一步演化出

的单被———失去一轮花萼或花冠。在无分化时,
同被是第二层次概念。同被下的第三层次概念为

花被片———离生时, 如木兰科; 或合生时, 下部为
花被管、上部为花被裂片, 如石蒜科。异被的花萼
和花冠也是第二层次概念。花萼下的第三层次概

念是, 离生时为萼片; 合生时则下部为萼筒、上部
为花萼裂片。相似地, 花冠概念下的第三层次概
念是离生时的花瓣和合生时的花冠管(下部合生部
分)、花冠裂片(上部未结合部分)。单被花的次级概
念通常是花萼, 稀为花冠(见伞形科和菊科)。

有教材 [8]叙述道,“当前多数学者认为: ……
被子植物的原始性状是: ……花被无萼片、花瓣的
分化; 花瓣的色彩简单”。此句中,“花被无萼片、
花瓣的分化”的说法是在花被这个一级概念下跳出

三级概念, 这不恰当, 应改为“花被无花萼、花冠
的分化”;同理,“花瓣的色彩简单”中的“花瓣”应改
为“花被片”,因为此处指的是花被的“原始性状”。
另有教材[18]也有类似的问题。“常把萼片和花

瓣合称为花被(perianth), 其中萼片为外轮花被, 花
瓣是内轮花被。多数植物的花具有萼片和花瓣的

分化,称双被花[18]”,这段文字是用第三层次的部分
概念定义第一层次的概念, 甚为不妥。如果将这
两句话加以修改, 可为“常把花萼和花冠合称为
花被(perianth), 其中花萼为外轮花被, 花冠是内轮
花被。多数植物的花被具有花萼和花冠的分化,
称双被花”。

还有教材这样论述,“If the sepals, petals, and
stamens are attached to the receptacle below the o-
vary, as they are in lilies, the ovary is said to be su-
perior[13]”(若如百合那样, 萼片、花瓣和雄蕊生于子
房下面的花托上, 子房称之为上位)。下文会讨论
这句话如此定义子房上位是否准确, 这里分析这
句话中关于花被名词的使用问题。首先, 文中提
到“sepals”(萼片)和“petals”(花瓣), 而所举例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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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ies”(百合), 可是百合尚无萼片和花瓣的分化,
因为百合是较原始的同被花, 只有花被片。其次,
按作者的意思(笔者有异议), 子房上位应该是花被
和雄蕊生于子房下面的花托上, 而花被包括离生
或合生状态的同被、异被、单被等多样化情形, 只
提及异被中的离生状态(即萼片和花瓣)则是外延
过于偏狭。

2010 年全国中学生生物联赛试卷第 41 题
(http://www.gtyz.com/Item/451.aspx; 2023-05-07)的
“正确选项”包括“D. 被子植物花的花萼、花瓣、雄
蕊和雌蕊都是同源器官”。这一选项中, 将花被的
第二层次名词“花萼”和第三层次名词“花瓣”并

列, 有些别扭;“花瓣”应改为“花冠”。至于“都是
同源器官”是否准确, 则另当别论。
3 花结构是开裂还是未愈合？

“裂”字可为动词, 指由合到分的过程; 也可以
是形容词, 描写由合到分的结果、状态。用到“裂”
字的例子, 花中有茄科花萼、花冠 5裂和南瓜(Cu-
curbita moschata Duch. ex Poiret)柱头 3裂等说法。
这些“裂”容易让人将其和叶片的分裂等同起来,
而实际上, 二者的“裂”体现着不同的进化现象。
被子植物叶全缘是原始的, 叶分裂(浅裂、深裂、全
裂和羽状分裂等)是次生现象, 而复叶是分裂的演
化高级阶段。相反, 花中的裂实际上是器官上端
停留在离生状态, 体现演化不彻底。茄科花萼和
花冠 5裂, 是 5枚萼片、花瓣下部愈合成萼筒和花
冠管, 上部尚未愈合而停留在初生状态, 是离生
的“痕迹”。葫芦科植物柱头 3裂, 是具离生心皮
的祖先发生了子房和花柱愈合, 而柱头尚未愈合,
也是原始性状———心皮离生的“痕迹”。所以柱头

n裂应表述为柱头 n个。花中也有真正的分裂, 如
四分子房是合生子房的次生性开裂, 南瓜 3个柱
头各自顶端 2裂, 菊科柱头 2裂是由草海桐科那
样的杯状柱头演化而来的。

花结构“裂”的实质如果不加以澄清, 学生就
容易想当然地将其当作由合到分的开裂现象。从

演化的角度分析花结构之“裂”, 有助于对花多样
性及其形成的理解。判断心皮数是写花程式、绘花

图式和分类检索中绕不开的难点。当我们理解柱

头“开裂”的成因时, 就有了判断心皮的一个途径:
柱头若不止 1个, 柱头数就等于心皮数, 除了极
少数例外。

词不达意的现象在植物学中还有不少, 如石

细胞的细胞壁中所谓的“分枝纹孔道[8]”并非纹孔
道发生分枝, 而是随着次生壁加厚, 细胞腔变小,
单纹孔延长成纹孔道, 且延伸的纹孔道常有汇合;
所以,“分枝纹孔道”的形成并非字面意义上的纹
孔道分枝, 而实际上是纹孔道的汇聚。
4 蝶形花冠与假蝶形花冠

豆科是被子植物第 3大科,约有 754属 20 055
种[11],经济价值极大,是植物学教学的重点科之一。
豆科传统上被分成 3个亚科, 各亚科可用花冠类
型加以区分。含羞草亚科花瓣基部合生, 花冠辐
射对称; 蝶形花亚科和云实亚科花瓣离生, 花冠
两侧对称, 分别具有蝶形花冠和假蝶形花冠。蝶
形花冠由 5片花瓣组成, 横向伸展, 故有上(近轴
端)和下(远轴端)之分, 花瓣呈下降覆瓦状排列; 上
方花瓣最大最醒目, 故称旗瓣, 位于覆盖关系的
最外方; 两侧的花瓣为翼瓣; 最下方 2花瓣上部
合生而互不覆盖, 形似船之龙骨, 故名龙骨瓣, 位
于覆盖关系的最内方, 直接包裹雌、雄蕊。当传粉
昆虫停落龙骨瓣和翼瓣上时, 龙骨瓣上部下移,
暴露出花药和柱头, 使其得以传粉; 昆虫腹面带
着花粉离开后, 龙骨瓣复位, 再次包被雌雄蕊。云
实亚科植物的花冠虽然也含 5片大小不等的花
瓣, 且呈覆瓦状排列, 初看形似蝶形花冠, 但其与
蝶形花冠有多处显著差异, 故名假蝶形花冠。与
蝶形花冠不同, 假蝶形花冠特征为: 1) 5片花瓣非
下降覆瓦状排列, 而是上升覆瓦状排列, 即花瓣
由下向上依次覆盖; 2) 位于最上方的花瓣不仅位
于最内方, 而且大小在 5 片花瓣中通常最小; 3)
最下方的两片花瓣位于最外方, 而且相互并不愈
合而有覆盖关系(一片花瓣覆盖另一片花瓣)。

蝶形花冠中的 5个花瓣各有特定的名称, 其
出自各自的形态、位置。假蝶形花冠的 5个花瓣在
形态、覆盖方式和功能上与蝶形花冠花瓣区别很

大, 各花瓣与蝶形花冠花瓣分享相同的名称则很
不恰当。但是,有术语专著[2]和不少植物学教材[19-23]

将旗瓣、翼瓣和龙骨瓣的名称原封不动地移植到

假蝶形花冠的 5个花瓣, 显得不够严谨。
“107 在紫荆(Cercis chinensis Bunge)的花结

构中, 位于最外侧的花瓣是( )。(单选) A. 旗瓣 B.
翼瓣 C. 龙骨瓣 D. 盔瓣”, 这是 2017年全国中学
生生物联赛试题(http://czs.ioz.cas.cn/xwdt/xhtz/gzdt/
201705/P020170523446147108132.pdf; 2023 -05 -
06)之一, 其标准答案将云实亚科紫荆的最外侧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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瓣称为龙骨瓣(http://czs.ioz.cas.cn/xwdt/xhtz/gzdt/
201705/P020170523446147214115.pdf; 2023-05-06),
实在不妥。

5 舌状花和假舌状花

菊科是被子植物最大的科, 约有 3万种, 即
每 10种被子植物中就有 1种是菊科植物。菊科头
状花序中的小花常因花冠呈舌形、向头状花序四

周伸展而被称为舌状花(ligulate floret), 即广义的
舌状花。但是, 广义的“舌状花”结构并不是一致
的, 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见于传统的舌状花亚
科。舌状花亚科相当于菊苣亚科(Cichorioideae)[24],
蒲公英(Taraxacum mongolicum Hand.-Mazz.)为其
代表植物之一, 其头状花序只有舌状花(狭义舌状
花)。此类狭义舌状花为两性, 舌片具 5齿, 用花程
式表示为尹K肄-0C(5)A5G(2: 1: 1)[25]。另一类“舌状

花”见于传统的管状花亚科, 其头状花序主要有两
类: 1) 全为管状花; 2) 缘花为“舌状花”, 盘花是管
状花。其中的“舌状花”为雌性,稀无性,舌片多具 3
齿,用花程式表示为尹K肄-0C(3)A0G(2: 1: 1),0[25]。可
见两个亚科的“舌状花”在性别和花冠裂片数量上

显著不同。早在 1916年,就有人[26]提出“pseudoli-
gulate floret”(假舌状花)一词, 指管状花亚科的“舌
状花”, 而将 ligulate floret (舌状花)留给舌状花亚
科。这一处理延续至今[27], 但并未成为学术界的主
流, 多数植物学教材仍采用广义的舌状花概念。
还有教材[8]将两种术语交叉使用, 如一面说管状
花亚科“头状花序全由管状花组成或周边为舌状

花”, 紧接着在介绍向日葵属(Helianthus L.)时, 又
称其“缘花假舌状”。该教材[8]在另一处也提出“假
舌状花冠”的说法。

让整个菊科所有具舌片但结构差异很大的小

花共享同一术语, 不利于对菊科花结构的理解,
增加了学术交流和教学的难度。笔者建议, 采用
狭义的舌状花概念, 即将此术语留给舌状花亚
科。而管状花亚科的具舌片的小花, 称假舌状花
为宜; 也可以接受目前已广泛采用的另一名词
“ray floret”或“the marginal ray flower”或“periphe-
ral (female or sterile) ray flower”(周缘花雌性或中
性), 它们均可译为“缘花”。名词 ray floret即 ray
flower, 有文献描述“Ray flowers: In Asteraceae, the
flattened, zygomorphic flowers; in contrast to the
actinomorphic, tubular disk flowers. In many Astera-

ceae, the ray flowers occur around the margins of
the inflorescence, the disk flowers in the center [13]”
(缘花是菊科花冠扁平、两侧对称的花;对应于辐射
对称的管状盘花。许多菊科植物有缘花和盘花,
缘花见于头状花序周缘, 盘花位于中央)。
当然, 由于管状花亚科不是单系的, 假舌状

花也多次独立起源, 而且有雌性和中性等多种变
异, 它们共用同一名词也值得推敲。但是在更好
的名词系统问世之前, 将菊科有舌片的小花分成
舌状花和假舌状花是可行的选择。

6 雄蕊冠生还是贴冠？

植物学教材中, 常有雄蕊“常着生在花冠筒
上 [8 -9, 11, 27]”的描述 , 这样的雄蕊即“冠生雄蕊 [27]

(epipetalous stamen)[14-15]”。在花图式上用短线将代
表雄蕊的花药横切面与花冠符号连接以显示雄蕊

冠生[8]。“冠生雄蕊”一词易引起误解, 使人以为雄
蕊生长在花冠上、花冠管具花托的功能。而事实

上,“冠生雄蕊”是生于花托上的雄蕊, 其花丝与
背后的花冠管愈合成一个整体。“冠生雄蕊”改称

贴冠雄蕊(adnating-to-corolla-tube stamen, 可缩写
为 ACT stamen)也许更为准确, 可以减少误解, 利
于教学。

贴冠雄蕊形成的意义在于, 使花丝顶端的花
药的位置稳定, 利于同传粉者的特定部位更准确
地接触, 增加传粉的效率。唇形科杠杆雄蕊的药
隔(杠杆)被传粉者撬动得以传粉, 其先决条件之
一是 2雄蕊花丝大部分与花冠管愈合, 以承受撬
动之力并准确撬动。通常, 离瓣花(见堇菜科、伞形
科等)或具离生花被片的花(见木兰科、百合科百合
属、棕榈科)无雄蕊贴冠的现象。笔者对此的理解
是, 雄蕊或外轮雄蕊与其外侧的花瓣或花被片互
生, 即雄蕊或多轮雄蕊的外轮雄蕊向外对着两枚
花瓣或花被片间的缝隙, 无依无靠, 无法贴合上
去。而对于合生花冠花(如菊亚纲[8])或合生花被(见
传统的石蒜科[8]等), 雄蕊背靠花冠管或花被管, 花
丝可与后者愈合, 即贴生其上, 形成贴冠雄蕊。有
的教材中, 一些花图式未显示雄蕊贴冠这一显著
特征[8], 应在今后的修订中予以完善。
7 瓣形雄蕊和瓣化雄蕊

多数雄蕊具纤细的花丝。但是, 一些类群的
所有雄蕊或部分雄蕊呈薄片状(laminate organ), 见
于被子植物基部类群[28], 即无油樟目、睡莲目和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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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藤目; 也见于较原始的类群如木兰目的木兰
科、瓣蕊花科和单室木兰科[14]。根据毛茛学派所持
有的真花学说[8], 雄蕊起源于两性孢子叶球的小孢
子叶; 原始的雄蕊“叶状, 尚无花丝的分化”[8]。可
见,薄片状雄蕊为原始特征[8, 22],其见于原始的被子
植物———基部类群, 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类雄蕊
的英文可为 laminate stamen或 petaloid stamen。
雄蕊的另一种状态是变异成花瓣。最常见的

是人工选择或通过杂交育种而成的重瓣花品种,
即花中部分甚至全部雄蕊变异成花瓣, 这严重影
响两性花的雄性功能而常被自然选择所淘汰。自

然选择保留下来的具花瓣功能的变态雄蕊见于姜

目。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菊科的重瓣花是另一回
事, 是由管状花(盘花)变异为假舌状花。
上述两类雄蕊都为花瓣状, 英文分别为 peta-

loid stamen (laminate stamen)和 petaloid staminode,
而中文均称为瓣化雄蕊[8-9, 29]。如上文所述, 这两者
是有本质区别的, petaloid stamen仍行使雄蕊功
能, 是雄蕊起源后的初生形态; 而 petaloid stami-
node丧失了雄蕊功能, 转而行使花瓣的功能, 为
变态器官, 是次生现象。二者位于雄蕊演化的两
极。在中文中区别两者很有必要,可将原始的peta-
loid stamen 称为瓣形雄蕊, 而 petaloid staminode
则可译为瓣化雄蕊; 前者是雄蕊, 只是形态上近
似花瓣; 后者原是雄蕊, 但现已瓣化———形态和

功能均已花瓣化。

8 子房位置与花位

子房和花的位置是花的重要形态学特征, 形
成了两组名词。这两个特征有很大的相关性, 常
常连在一起描述, 如菊科植物具“下位子房上位
花”。但是二者属于两套名词, 且二者之间并非完
全一一对应, 致使有的教材对有关名词给予不恰
当的定义[2, 13, 17, 30-32]。
子房位置是相对于花托而言: 当子房位于花

托表面时, 子房为上位(superior), 花程式上表达为
G; 当被 hypanthium部分包埋, 如石楠属(Photinia
Lindl.)子房被延伸的花托部分包埋, 或如睡莲属子
房被花被和花丝部分包埋, 子房为半下位(half-in-
ferior),花程式上表达为 G;当被 hypanthium完全包
埋, 子房为下位(inferior), 花程式上表示为 G。另一
方面, 花位置是指花被和雄蕊群相对于子房而言,
“花(花被和雄蕊群)”位于子房下部的花托处或扁
平花托的外侧时, 为下位花(hypogynous flower[13]或

parts hypogynous [17]); 当花位于 hypanthium 上部,
hypanthium与子房分离或包埋部分子房时, 花为
周位(perigynous); 当 hypanthium与子房完全愈合,
花为上位(epigynous)。鉴于这两组名词有一定的对
应关系, 常常被连起来表达: 半下位子房周位花,
下位子房上位花; 值得注意的是, 上位子房既可
以是下位花, 也可能是周位花。
关于子房位置和花位的定义, 有时二者会被

当作一回事。例如, 有人这样给子房上位下定义,
“If the sepals, petals, and stamens are attached to
the receptacle below the ovary, as they are in lilies,
the ovary is said to be superior[13]”(若如百合那样,
萼片、花瓣和雄蕊生于子房下面的花托上,子房称
之为上位)。上文已指出此言不当使用花被名词,
这里再分析其对子房位置的定义有何混乱。这一

定义的问题在于: 1) 把子房位置定义为子房相对
于“花”的位置而言, 而不是针对其与花托或 hy-
panthium的位置关系; 2) 将子房位置与花位置当
成一回事, 即上位子房等同于下位花, 忽略了周位
花也可为子房上位的情况。同样的问题也见于这

些定义: 1)“上位子房:花萼、花冠和雄蕊着生点都
排在子房的下面,称之为子房上位或称下位花[30]”;
2)“上位子房:在花被着生点之上, ……[2]”; 3)“An
ovary is designated as superior or inferior depen -
ding on its location relative to other flower parts[31]”
(子房被认定为上位还是下位, 取决于相对于花其
他部分其所处位置); 4)“superior ovary: An ovary
that is free and separate from the calyx[13, 31]”(上位子
房:子房与花萼分离)。这些论述在定义子房位置时,
都错误地把花被、雄蕊牵扯进去,却不提及花托。
一些教材关于周位花的论述常常不全面, 要

么不包括半下位子房时的周位花[13, 17],要么漏掉被
丝托与子房分离时的上位子房周位花[5, 32]。

9 雌蕊柄及其居间生长

雌蕊柄(gynophore)是什么结构？通常被认为
是“花托在雌蕊基部向上延伸成柄状[8]”。含笑属
(Michelia L.)雌蕊群下有一段既无雌蕊也无雄蕊
着生的结构, 也被称为雌蕊柄或雌蕊轴[11], 实际上
应称为雌蕊群柄(stipe of gynoecium), 其无疑是柱
状花托的中间部分。大戟科大戟属(Euphorbia L.)
的大戟花序中, 中央雌花子房下的柄状物也被称
为“gynophore[17]”(雌蕊柄), 这显然不对, 应称之为
pedicel (花柄)。在显示雌蕊柄的模式图上, 雌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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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与子房分别用不同颜色[20]或是否有斜线阴影
来加以区别, 这也暗示雌蕊柄不是雌蕊的一部分,
而把它和雌雄蕊柄、花冠柄等并列显示它们都是

花托部分的结构。所举例子常常是花生。

促使笔者对上述观点产生疑问的有两个例

子: 1) 唐松草属(Thalictrum L.)心皮 2~20(~68), 无
柄或有柄。如果子房柄(雌蕊柄或心皮柄)属于花
托, 那么每个离生雌蕊基部的雌蕊柄则属于各个
雌蕊, 因为无法想象一朵花中由花托分枝成多个
雌蕊柄伸向每个雌蕊。2) 红花羊蹄甲(Bauhinia伊
blakeana Dunn)的雌蕊柄虽然颜色偏红, 与子房的
绿色不同, 但是其花柱也和子房颜色不同, 所以
颜色差异不能作为雌蕊柄和雌蕊分别属于花托和

心皮的判断依据; 雌蕊柄与子房在结构上是连续
的, 并无一种结构向另一结构转化的痕迹———如

类似节的结构出现, 就和子房过渡到花柱一样,
都属于同一个心皮。上文提到的大戟花序中雌花

与其花柄之间有明显的关节, 显示二者属于不同
结构:“关节”之上是雌蕊,“关节”之下是花托。所
以笔者认为至少在羊蹄甲属(Bauhinia L.)中, 雌蕊
柄是子房向下的延伸而非花托结构。豆科雌蕊通

常由单心皮所组成, 稀较多且离生, 基部常有柄
或无柄, 这说明豆科植物的单雌蕊是由离生雌蕊
演化而成的, 其基部的柄也很可能是由离生雌蕊
基部的柄被保留至今。那么这些具子房柄的植物

的离生心皮祖先就和唐松草属一样, 其雌蕊柄很
可能是雌蕊的基部而非花托。所以, 花生和羊蹄
甲属的子房柄或雌蕊柄是雌蕊的基部结构, 不是
花托结构。

关于花生雌蕊柄的另一个问题是, 雌蕊柄的
向地居间生长推动子房入地, 其行居间生长的居
间分生组织(intercalary meristem)是初生的还是次
生的？即其为顶端生长的初生分生组织的遗存,
还是成熟组织脱分化恢复分裂而成？居间分生组

织通常被认为是初生分生组织, 因为在经济上十
分重要的大科禾本科, 其茎节间下部的居间生
长———居间分生组织(初生分生组织)细胞分裂、生
长和分化特别引人注目, 导致居间分生组织都是
初生分生组织的观点十分流行。有教材定义居间

分生组织“是顶端分生组织在某些器官中局部区

域的保留[8]”, 并特别地将花生雌蕊柄的向地伸长
作为居间分生组织活动的实例之一[8]。花生属(Ara-
chis L.)植物的雌蕊原基在生长中通过留下几层细
胞进入细胞分裂的 G0期, 出现在雌蕊柄中, 然后

在特定时间恢复分裂, 这种跨越一段时间“富有远
见”的基因表达是演化上的一个创新(evolutionary
innovation), 该解释难以成立。难以想象禾本科式
的居间分生组织发生在其他类群, 且频繁独立地
重复发生; 相反, 由祖先类群经雌蕊柄细胞脱分
化恢复分裂而产生次生居间分生组织(有点类似于
叶脱落前, 叶柄基部分生组织的次生性发生, 导
致离层形成[8]), 形成花生属的同源共有衍征, 这一
推测也许更为合理。

类似的居间生长还发生在蒲公英果之喙

(beak)伸长, 堇菜属(Viola L.)闭锁花花柄在果期的
迅速数倍增长, 这些结构的显著变长不能简单地
用细胞伸长来解释, 必然伴随包括细胞分裂在内
的居间生长。用“顶端分生组织在某些器官中局部

区域的保留[8]”这种复杂发育过程来解释居间生长
在被子植物中如此多的反复起源, 难以令人信
服。虽然花生的雌蕊柄中的居间分生组织是初生

还是次生的还有待研究, 但是一些居间分生组织
由成熟组织脱分化而形成次生居间分生组织(se-
condary intercalary meristem), 这是存在的[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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